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张杰

最近几则新闻打破了艺术
界的平静：潮玩LABUBU拍出高
价、四川美术学院学生毕业作品

《祷》火出圈……在这个信息奔
涌、情绪喧嚣、技术迭代几乎能重
塑价值的时代，面对新潮与热
点，艺术家如何自处、作何选择？

6月中旬，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
道”小组对话艺术家何多苓。记者
到访时，他正在工作室中独自作
画。何多苓不在潮流之中，却带着
欣赏的眼光认可潮流。面对记者
抛出的热点话题，他既不追逐，也
不排斥。他不反对学生使用AI，
并建议青年学子不要拒绝市场。

前段时间，潮玩LABUBU
爆火，北京一家拍卖行更以108
万元的价格售出了真人大小的
LABUBU玩偶，为盲盒类潮玩
创下了新纪录。

何多苓从学生那里听到了
这条消息，他认为这是当代青年
选择的“情绪消费品”。据他所
知，现在许多年轻人喜欢潮玩，
他朋友的儿子也在专门从事潮
玩设计，许多青年艺术家也在画
潮玩，不断投身这个领域。何多
苓虽不涉足，但一些设计得好的
作品，他也由衷喜欢。

“当然，一个玩具卖到100
多万元，必然与市场运作相关，
已脱离了本身材料的价值，向大
家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价值。任
何时代、任何人都需要情绪价
值，这无可厚非。”何多苓说。

谈及四川美术学院火出圈
的学生毕业作品《祷》，何多苓也
有着相似的欣赏态度，他不吝评
价：“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说明画家
抓住了大家的目光。这么多人
围观，也说明画家确实画得好。”

当下，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
全球，文艺界许多领域都受到了
冲击，尤其是AI生成的绘画作品
几乎能“以假乱真”。面对来势
汹汹的AI，许多青年学生开始使
用AI辅助创作，何多苓对此的态
度“前卫”又平静。

“我不反对学生利用AI，年
轻人不用才奇怪。”何多苓淡然
地说：“从效率上来说，一些工作
用AI只需两秒就能完成，那又何
必花几十个小时来做呢？”

何多苓不用AI，因为他钟情
于动手作画，但他并不排斥别人使
用。在他看来，年轻人若能学习
并正确使用AI，并非坏事。尤其时
代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与AI“对
着干”并无益处，不如善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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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创作
“1.5到1.7流之间”的技术派

1982年，作为恢复高考后四川美
术学院（以下简称川美）首届毕业生，
何多苓以油画《春风已经苏醒》惊艳画
坛。随后，他的《青春》《雪雁》等一系
列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一个隐秘与诗
意的艺术世界，如一缕清风拂过当时
盛行的宏大叙事。在之后几十年的探
索中，他一直在传统中国画中执着寻
找与自我绘画相通的“灵”与“气”，呈
现出一种沉着、诗意化的艺术面貌。
彗星、草、微风，带着神秘感、安静的女
子——成了他的画笔反复“吟咏”的意
象。“它（她）们不解释自己，但你能感
受到某种永恒。希望我的画能安静一
些，给人想象空间，让人能喘口气，内
心在其中休息。”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春风已经
苏醒》被归为“伤痕美术”代表作。何
多苓说，该作品的名字取自他钟爱的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为德国诗人乌兰
德写的诗歌《暮春》第一句：那温柔的
春风已经苏醒。“这幅画没有想要体现
伤痕，而是要表现人和自然之间和谐
的关系。”

何多苓痴迷聆听古典音乐，更亲
自钻研作曲理论。画画时，他常常让
音符的起伏引导画笔的走向，使画面
产生如复调音乐般的韵律感。这种跨
艺术形式的探索，为视觉艺术悄然打
开一扇通向听觉想象的门。

2022年，在《十三邀》访谈节目中，
面对如何定位自己在艺术圈位置的问
题，何多苓幽默地称自己差不多算是

“1.5到1.7流之间”。
此次对话，记者再次提及这一话题，

何多苓说他主要指的是“技术方面”：
“我很重视画画技术，算是‘技术派’。
我一直认为，抒情的诗意境界，需要用
高超、准确的技术才能抵达。当然，我
的技艺不是完美的，还存在一些不足。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自知之明反而
是我进步的动力，是一种前进的力量。”

谈边缘化
潮流带有某种攻击性和强迫力

作为创作者，何多苓也希望透过
作品与外界交流。但他不会去迎合谁
的喜好。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后，于
90年代毅然改变画法，一度被市场“遗
忘”。“有段时间，大家似乎认不出我的
画了。”但他依旧画自己想画的画。慢
慢地，关注者和欣赏者又回来了。“审

美是极其个人化的事，我做的不过是
让自己满意的创作。市场接纳与否，
从来不是最要紧的事。”

从川美求学时期起，何多苓便明
确了自己的艺术方向。数十年来，他
始终沿着这条路坚定前行，即便面对
中国当代艺术的数次浪潮汹涌，他依
然保持疏离与旁观。“身处潮流中心的
艺术家中，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的作
品我也会关注，但我选择不加入，甚至
刻意避开。”何多苓很享受这种状态，

“我乐于处在‘边缘’，这是我的天性使
然。‘边缘’能给我安静和自由。不在
潮流之中，就不会受潮流控制。毕竟，
潮流总带有某种攻击性和强迫力。”

何多苓说，他清醒意识到自己在
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中常处于“边缘地
带”。用成都话来说，就是“梭边边”。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那么‘边缘’。那
些处于艺术潮流中心，尤其是带有里
程碑意义的绘画流派，其绘画技术我
能掌握，理念我也熟悉。也就是说，我
可以画得更‘中心’一些，只是不愿意
违背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

这种“边缘艺术哲学”的来由，并
非因为何多苓消极避世，“作为一个生
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我对社会当然关
心。只是这种关心不一定非要表现在
画布上。”

谈启蒙
觉得选择绘画和看到彗星有关

何多苓出生在成都一个书香家
庭，母亲学古典文学，父亲是经济学教
授。从小在艺术、知识和家庭温暖氛
围里长大的他，养成了温和、淡定、不
争、豁达的性格。在大凉山当知青时，
他不急着回城，而是享受大自然的壮
阔带给自己的心灵滋养——躺在草地
上唱歌，仰望天上的飞鹰。

1970年，贝内特彗星划过地球的
夜空，从2月起可以被肉眼看到，直到5
月中旬消失，这颗拖着长尾的彗星，被
世界天文界认为是二十世纪最美丽的
彗星之一。当时正在凉山当知青的何
多苓，每天凌晨3点准时爬起来欣赏这
颗彗星。

多年后，提到这个难忘的“追星”经
历，何多苓依然充满感慨，“那是很壮观
的景象，但是当时都没人看。能看见彗
星是多么大的事，世界上能有几个人见
过彗星？我觉得一个见过彗星的人，肯
定稍微跟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我甚
至觉得，能走上绘画这么美好的一条
路，跟我曾经看到彗星有关系。”

因出生在黎明，父亲给他起
名“多苓”，是英文dawn（黎明）的
音译，蕴含着晨光与植物的双重
意象，似乎是对何多苓艺术美学
总体风格的预言。并且，这种与
自然的深刻联结，在他21岁那年
大凉山的冬天也有所显现——
年轻的何多苓躺在经冬不凋的
草地上仰望苍穹，后来他如此追
忆：“我的生命已经不知不觉地织
进了那片草地。”

在何多苓画室采访的两个
多小时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
小组的记者都清晰地感受到一
种神奇的治愈力——在这里，时
间的脚步似乎变慢了很多。欣
赏画室里一幅幅带着诗意和想
象力的画作，心灵仿佛在吸氧。
而面前的这位艺术家，整个人散
发出一种高能量——心态沉稳、
内核强大、积极向上。

绘画之外，何多苓痴爱音

乐、诗歌，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面对外面的潮起潮落，他的心始
终淡定。他喜欢跟年轻人来往，
渴望新知，对未来充满乐观，相信
明天会更好。对于人工智能、潮
玩，他都兴致勃勃去了解。对于当
下年轻画家容易遭受的压力和困
惑，他抱以深切的理解。对于如何
安顿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关系，
他也给出自己真诚的建议——脚
踏实地生活，同时不忘仰望星空。

这种心灵“被充电”、被赋能
的感受，在采访刘家琨时，记者也
曾同样体验到。77岁的何多苓
与69岁的刘家琨，他们的创作能
量不仅源于天赋与机遇，更来自
永远“向光而行”的心态。这种心
态犹如泉水一样，滋润他们的艺
术创作，也润泽他们散发出超越
年龄的生命力。

这或许就是卓越艺术家用
一生践行的智慧：保持好奇，保持
天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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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三圣乡，酷暑之下，何多苓画室绿意沁人。何多苓正调整
画面细节，目光专注，动作敏捷。近几十年来，中国艺术市场沉沉
浮浮，潮来潮去，但他一直置身于潮流之外，安静地画自己想画的
画。他就像一个画坛“隐士”，默默守护着1970年贝内特彗星划过
大凉山夜空时带来的内心感动。

6月下旬，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
小组专访了何多苓，聆听他的艺术心声。

今年77岁的何多苓热爱绘画，业余对诗歌、音乐、建筑设计皆有
涉猎。现在，只要不出远门，他基本都在工作室画画。“画画对我
来说是肌肉记忆，也是心灵呼吸。”

何多苓，1948年生于成都，
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
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创作
代表性人物。

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
并被中国美术馆、福冈美术
馆等海内外重要艺术机构和
收藏家收藏。

代表作有油画《春风已经苏
醒》《青春》《乌鸦是美丽的》
《第三代人》，连环画作品《雪
雁》和《带阁楼的房子》等。

何多苓作品《春风已经苏醒》。 何多苓作品《杂花写生》。

2025年3月，成都建筑师刘家琨
荣获“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
兹克建筑奖的消息刷屏。作为刘家琨
多年好友的何多苓感到十分高兴。“刘
家琨的建筑设计，将国际语言与本土
文化结合得很好，得奖是实至名归。”

何多苓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
刘家琨没当建筑设计师前，在文学创
作上表现抢眼，“事实上，当时他的小
说已在杂志上发表了。我看了很喜
欢，写得真好。我觉得他当时已走在先
锋小说的前列。后来我看到王小波的
小说，第一个感受是，刘家琨的小说

‘走’在了王小波的前头。”
除了青年时期在美国生活过一段

时间外，何多苓没有离开过四川，他觉
得自己离不开四川：“在很长的时间里，
我大部分作品的主题都来自在这片土
地上的沉思。或者说，这片土地是我的
观念赖以寄存的视觉基础。”

对于自己长期居住的成都，何多
苓很感恩这座城市对他的滋养，“它很
开放，不排外，包容性很强。人与人之
间有一种恰好的距离，又不互相影响。
这种气候、环境、生态，还有公认的慢节
奏生活方式，塑造了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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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UBU潮玩大火？

何多苓：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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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我的观念
赖以寄存的视觉基础

保持好奇 保持天真
一位77岁画家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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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多苓接受采访。徐瑛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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